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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马屿后，金福元教

过一年书。新中国成立后，

因为缺乏人才，还去当地粮

库当过会计。1951 年，由

于出身关系，他被判死缓，

被送去东北大兴安岭的原

始森林伐树。13 年后，他

才获得释放返回家乡，但因

为村里宣传渠道的不畅通，

错过了平反的机会。

“屋子都被烧光了，吃

饭 碗 都 没 有 了 。”金 福 元

说，当时他没有任何收入，

靠着种田和亲戚筹措，建了

两间简易木屋，在 50 岁的

时候娶了老伴郑氏，没有子

女。

记者再次打量金老的

屋子，两层的房间都是木

结构，破败的楼梯上面一

片漆黑。早就已经普遍使

用液化气的时代，他家里

还在使用燃料灶台。农村

都在普遍使用抽水马桶的

现代社会，他家的屋子后

面还可以找到正在使用中

的茅坑。因为没有收入，

90 高龄的金福元还下地劳

动，依靠种植一亩多的承

包地来勉强维持生活。而

近来因为老伴郑氏患有心

脏病，一个月的药费就需

要 600 元 ，如 今 两 人 相 濡

以沫，生活清苦。

令 人 欣 慰 的 是 ，从 去

年开始，社会上一些关爱

老兵的热心人士找到了金

福元，还帮他申请了关爱

老兵基金，给他争取一点

生 活 补 助 。“ 我 的 这 个 助

听器就是好心人送的，很

感 谢 他 们 来 关 心 我 们 。”

在采访中，金福元还特地

拿出一本小本子，上面写

有所有关心他的爱心人士

的名字和联系方式。

“岁月在流逝，故人在

老去，但 8 年的抗战记忆不

该被遗忘。”当记者想给金

老拍一照片时，他特地去换

了一套衣服，用双手扣齐纽

扣，努力挺起佝偻的背，敬

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在他

的眼神里，依稀能看到战火

洗礼的沧桑，岁月变迁的斑

驳，更有时光带不走的军人

的傲然与独立。

■记者 项乐茹 实习生 蔡如祥 文/图

8 月 12 日下午，事先没有

联系的情况下，经村民指路，记

者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马屿上

京村抗战老兵金福元的家。和

周围的水泥墙楼房不同，木楼

低矮逼仄，推着后门进去，老人

正坐在前门门口，借着自然光

在矮桌前书写着什么。

“我在写抗日战争感言，想

着写好可以投稿。”金福元说。

记者拿起他的手稿，读来文笔

通顺，书写的繁体字字迹看起

来苍劲有力。

如果不是那场战争，坐在

课堂里的金福元，是知书达理

的知识青年，很可能会考上大

学，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轨

迹。然而，日军入侵的枪炮声，

打碎了他的书斋梦，更改变了

他的人生。

“那一年记得是4月份，日

本人开着军舰扛着大炮，打进

瑞安来了。”金福元回忆说，大

概是 1940 年或 1941 年，他在

东山毓蒙中学读书。那一天，

他在学校读书，日本人军舰开

到飞云江沿岸东山口，用大炮

轰炸了足足20分钟。接着，战

斗机飞来了，不少日本人还拿

着机关枪来城里扫射了半个小

时，轰炸机还不时投下炸弹，整

个瑞安城生灵涂炭。

日军的炮火持续了一天

一夜，第二天凌晨 3 时，饭都

没来得及吃，金福元从学校里

逃出来，取道陶山回到了马屿

家中。“日本人有飞机、有武

器，都比我们厉害，当时我们

打不过他们，只能在他们懈怠

的时候偷袭他们，很被动。”他

说。

从那时起，他对日本侵略

者产生了刻骨的仇恨，萌发了

强烈的爱国之心，思想也发生

了转变。当一名老师是他曾

经的志愿，他也曾经考入瑞安

师资训练班，学习 6 个月后被

安排到当时的马屿垟下学校

教书。但在国难当头下，1943

年 5 月，他投笔从戎，考入了

中美合作所的玉壶（现属于文

成）军统特种技术训练班。

日军的炮火让他投笔从戎

训练成为配左轮手枪的特工

金福元接受训练的玉壶

特种技术训练班，是当时中美

特种技术合作所于抗战期间

在国内举办的 11 个特训班之

一，这些特训班培训了大量抗

日所需的特种作战人员，成为

敌后抗战的重要力量。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由于

种种原因，中美特种技术合作

所在新中国成立后背负了屠

杀 政 治 犯 与 革 命 志 士 的 污

名。2010 年，《北京日报》刊

发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馆长的专题文章，指出“中美

合作所抗日有功，与渣滓洞屠

杀无关”，总算澄清了真相：中

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其实是中

美两国为共同抗击日本而成

立的战时军事情报合作机构，

1945 年 抗 战 胜 利

后即撤销。

在 特 训

班 里 ，金 福

元

接受了

多种特工

专业技能

的培训。经过 6 个月的训练，

他掌握了侦察、爆破、擒拿、情

报、通信等专业技能，毕业后

被编入位于台州海门的第九

教导营特务连，担任少尉军衔

组长。

“当时训练的武器是卡宾

枪、汤姆森冲锋枪、左轮手枪，

都是从美国运来的，算是当时

最先进的。”金福元说，玉壶班

的训练科目，多是游击作战中

适用的美式轻武器，训练多由

美方教官负责指导，翻译员随

课翻译。他的训练水平也不

俗，用他自己的话说，“200 米

外远在空中飞的麻雀都有把

握打中”。

除练习美式轻武器外，金

福元还学习制作炸药以及情

报、通信的专业技术。他至今

还记得其中一个传递情报的

方法，就是用一种中药——五

倍子和米汤混合熬煮成水，

然后蘸五倍子水将秘密情

报内容写在纸上。水一

干，纸上根本看不见任何

字。但是需要的时候，用碘

酒刷一下，放在灯前一照，字

迹就能清楚地展现出来。如

此一来，就能安全地把情报送

出去。

给日军司令部送去“重礼”

当时，金福元所在的中

美合作所的任务，就是在后

方打击日军，准备接应盟军

在温台沿海登陆。他所在部

队曾分成若干小队以游击形

式在日军后面紧追猛打，其

中他主要负责在日军后方秘

密炸碉堡、炸司令部等地下

工作。

最让金福元印象深刻

的，是他从事秘密爆破的一

次经历。“大约是1944年，具

体月份已经记不清了，我表

面上扮成商人，没有表露自

己身份，花了 3 个多月与一

个汉奸打通关系。”他回忆

说，通过汉奸的介绍，他和其

余两名组员以送礼物的名

义，进入日军在台州海门的

一个联防队司令部，放置炸

药。

“早上 9 时 45 分进去，

10 时 15 分左右离开。”金福

元依稀记得，他们乔装成商

人的样子，将 3 支牙膏大小

的定时炸弹，包装成礼物盒，

在汉奸的带路下进入司令

部，顺利放置炸弹。在安全

撤离 20 分钟后，炸弹爆炸。

“可惜的是，当时日本司令不

在，只炸死了两个勤务兵。”

他说。因为这次行动圆满成

功，他晋升为中尉。

特工地下工作有相当大

的危险性，很多时候他们不

能在一个地方连续待一星

期，避免被他人发现。很多

次，金福元都是冒着生命危

险去执行任务。

“左腿这里是有一次去

炸日本人炮台时不小心炸

伤的。”顺着金福元指示的

方向，记者看到他左腿膝盖

骨头有一处明显凹陷。金

福元说，那一次他和组员接

到了炸炮台的任务，也是在

海门。当时炮台有一名哨

兵专门值守，而且附近还有

半个班的日军驻扎。为了

不让日军发觉，他们半夜埋

伏在炮台附近，一等就是好

几个钟头，等到哨兵睡熟

了，他们才摸着爬进去，引

爆炸药。

抗战胜利后，金福元所

在部队驻防上海，改编为国

民党交通警察部队第 18 纵

队，他任上尉巡察员。他还

记得当时胜利后车队开进上

海城区的情景，两三万人簇

拥在道路两旁，拍手鼓掌欢

迎他们。

但 是 ，不 久 后 内 战 爆

发。“当时在山东一带已经开

始内战，还没打到上海来，但

是要让中国人打中国人，我

怎么下得了手。”1948年，金

福元请假回家，再也没有回

过部队。

种亩薄田清苦度晚年

潜入日军司令部安下定时炸弹
——访马屿抗战老兵金福元

在马屿镇上京村，住着一位九旬老人。70多年

前，他是具备多种尖端专业技能的地下特工，曾乔装成

商人给日军司令部送去“重礼”，炸掉两名敌军士兵。

70年后的今天，他和老伴没有子嗣，相濡以沫度晚年。


